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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杂文月刊》连续刊载
了沧州王长松谈沧州文化的系列
文章，计有 《桨声灯影映名楼》

《鲜为人知的雕版印刷》 等。已
刊和即刊的文章，均来自于王长
松近两年对沧州文化的整体思考
和梳理，有数十万字。文字虽已
结集、尚未出版，但审视其思
路、架构、语言风格等，是散
文？史论？学术研究？似乎都有
影子，但又都不是。这不禁引人
思考——就推介沧州文化而言，
大众更需要什么样的文字？

传统文化素以整体观为重。近
代以来，受西式思维影响，专业分
工趋于细化，学术分科越来越细。
成就固然可嘉，但科门分而再分永
无穷尽。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俯
仰之间，忽然白发苍头，陷于空
疏、琐碎、卖弄或冷僻，在一定程
度上偏离了研究的本意。专于一
门，当然有利于纠正走马观花不求
甚解的偏失，陷于空疏、琐碎、卖
弄或冷僻，则使学术孤立，与大众
疏离。

王长松不是文史研究方面的
专家，他以管理、筹划见长，虽
非学界中人，但对学问素抱敬畏
心，屡行致用之愿。数年来，无
论是在沧州、省会，还是在衡
水，他都利用工作间隙，从各种
似乎独立的学科中探求沧州多样
的文化历史，以摸索它们之间、
它们与社会的关系，它们作为文
化存在的共性，并加以纵横勾
连，盘点整合，转化成为可触可
感、有现实历史意义的文字。所
谓旁观者清，对文化整体审视的
思维和视角，恰需一些专家吸
纳。挖掘文化原点，厘清原点因
历史变迁而衍生的线、面关系，
又是整体看待沧州文化所必须。

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
传统文化以简要鲜明、真情实感为
要。一言道破，片语中的，朴实
无华，直达大众所思所想的文字
更动人。任何学问，无论多么高
深，都需要关注人、关注人生、
关注自然、关注社会，沧州文化
研究更应如此。这种关注不能偏离
一个基准——人情，个人的情感及
人共有的通感。言而无情，受众有
限，行之不远。比如，人性普遍好
奇，这种好奇夹杂其他情感，往往
会衍化为对前世今生、对家国历史
变迁的关注或关怀。虽然文化研究
素以严谨准确为第一义，多以第三
者口气叙述曾发生的事实，但是，
没有情感的文字往往给人以冷峻、
枯燥、干瘪的感触。对大众而言，
这样的文字读下去、读完的兴趣似
乎不大。

王长松在文字里进行了原点到
底是什么的推演，这也是大众所关
注的焦点。虽然有些推演或有瑕
疵，但这种大众性人文情感、视
点、原点相互碰撞发出的心灵回
声，却能激荡人心，提供新思考。
瑕疵随时间推移可陆续补正，而回
声和激荡提供的价值，历久弥珍。

对学术、文化而言，如果研
究成果能和活泼泼的人生产生关
联，那当然值得。但现实中，许
多宝贵的人生，往往被所谓的研
究浪费。鲁迅遗嘱中曾说：千万
别做空头的文学家。若学问与空
头成为发小闺蜜，那么无论是文
学家还是研究家、学问家等，皆
无存在之必要，不如干点实实在
在的事情。

沧州的优秀文化本来就是整
体的、富有生气的、关怀人生
的，虽然情随事迁、文随世转，
但基点不变，动态久恒。传统文
化精髓之所以能够历数千年而不
衰，其原因，就是这些精髓生动
活泼而又整体内动，不断在内部
生发出适应历史、社会、大众情
感等变迁的整劲，文而能化而非
僵死不化，或有挫折，但挫折中
曲折行进，在挫与折中鼓荡着生
生不息的魅力。

采撷沧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节
点，对重要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或推
想，视点、焦点、原点多点碰触，
尝试通俗不庸俗的思考方式和语言
表达，从而使沧州文化广为人知、
深入普通群体，鲜活灵动，不仅对
地方文化建构有重要意义，同样可
抽绎出梳理“大文化”的规律和方
法。

新生代代表着沧州诗歌小说
的年轻力量，近几年取得了可观
的成绩。阿步的诗歌作品发表于
《人民文学》《星星》等，出版有
诗集《夜里的马达》。2011年，
获得第三届万松浦文学新人奖。
《新鲜的弧度 （组诗）》 上榜
2021河北文学榜。

李浩然、肖靖、赵艳宅、高
火花的小说，发表在《北京文
学》《当代人》《小小说月刊》
等，多篇被 《微型小说选刊》
《小小说选刊》《文摘周刊》及中
国年度选本选载。柳三春、蒲宝
杰、天天也在 《星星》《诗选
刊》《延河》《绿风》等，发表过
大量诗歌作品。

谈起今后的努力方向，肖靖
说：“曾经以为入作协就是作
家，但当我加入省作协之后，反
而觉得离作家更远了。我觉得一
名作家要有广阔的胸怀，有庞大
的知识体系，有扎实的文字功底

和理论水平，其作品有文化精神，且能传播
悠久。而我似乎都不具备，我现在只想把自
己的所思所感写出来，把生活里杂乱无章的
素材整理出来。”

高火花说：“断断续续写了近两年的小
说，发现越来越不会写了，越来越发现自己
在写作上有很多欠缺。当我把困惑求助于作
家老师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告诉我，这个时
候就要慢下来，沉下心来多读书。教学之
余，重翻《山海经》，那种感觉妙不可言，
奇异的花草树木、虫鸟鱼兽和上古神话告诉
我——中国文化，是文学的成长之根。”

本报讯 （记者哈薇薇）
为弘扬中医药文化、提升年
轻学子对中医大家张锡纯
的认知，近日，沧州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在学校图书
馆举办了多场张锡纯经典
读书会。

新学期首次讲座，读书
会邀请了张锡纯文化研究专
家、沧州医专特聘顾问王
鹏。他以 《漫话衷中参西
录》为主题，就张锡纯生平
和《医学衷中参西录》的版
本进行了解读。配以大量史
料佐证的讲解，内容丰富，

直观生动，引发了同学们浓
厚的兴趣。

10月 12日第二场读书会
上，沧州医专中医药系主任
徐智广以《从小柴胡汤应用
谈中医学习》为题，讲授学
好中医的方法与途径。10月
21日，读书会组织收看了张锡
纯第三代传承人、全国首届名
中医陈宝贵以《谈张锡纯先生
的学术特点》为主题的讲座。
陈宝贵结合张锡纯学术论著理

论与临床实践案例，以中医
“整体观”为抓手，结合多例疑
难病案，辨析病理，剖析根
本，兼顾中西并照顾宏观与细
节。讲座期间，同学们还参观
了学校古籍室，开阔了眼界，
丰富了医学知识。

读书会负责人表示，希
望学生们以张锡纯文化学习
研究为契机，不断深入学习
祖国的中医药文化，传承并
弘扬好这一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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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创作年轻力量释放创作年轻力量释放创作年轻力量
本报记者 高海涛

从喜欢文字到写
出作品，从只为发表
到有了自己独特的创
作观，从感性写作到
理性写作，从文学新
人到异军突起，从
《沧州日报》发表到
走向全国报刊，他们
怀抱文学热情，脚踏
沧州大地——

文化观察

时间跨入2020年后，缺乏文学新生力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就在这时，在诗歌与小说两个领域，沧州生发出一股新生力量。他们大

多出生在1980到1990年代，从小被文学书籍吸引，喜欢上了文学。达到创作层面，是后来的机缘巧合。随着读书、写作、发表、思考，

文学水平突飞猛进，新生代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创作方向。

如果说，阿步、柳三春、蒲宝杰、天天等闪烁于沧州新生代的诗歌星空，那么李浩然、肖靖、赵艳宅、高火花等的小说，则是氤氲

着新生代的人间烟火。

刚认识一些字，李
浩然就喜欢上了阅读。
姥姥、姥爷、大舅妈和
二舅妈都是教师，家里
有很多藏书。一放假，
李浩然就到姥姥家去看
书。有一次，姥姥家里
没人，大门上着锁。他
就从大门下边钻进去，
躲进屋里去看。回家的
二舅，猛然看到屋里有
人，吓了一跳。

幼年时，肖靖是个
无祸不惹的“假小子”。
夏天，大人们都午睡
了，她偷偷钻进储物
间，乱翻各种东西。一
次，她翻到了叔叔、姑
姑的旧书和作业本，一
遍遍看那些摆布匀称的
笔迹时，根据前后的关
联，竟然多认识了许多
字。从此，她不再爬树

上房，更多是安静地读书，树阴
下、墙角边、磨盘上，都曾留下她
或蹲或坐看书的身影。在那个图画
和文字构建的奇妙世界里，书页像
一双双翅膀，带着一个孩子的思维自
由飞翔。虽然一知半解，但足以把一
个闭塞乡村的童幻世界延展到无限
大。书熏染人的气质，渐渐地，她变
成了一个安静的“小淑女”。

高火花在湖南老家时，表姐一
直是她的榜样。她读三四年级，表
姐已是初中生了。一到暑假，她们
就天天待在一起学习和玩耍。上午
写完作业一起看小说，下午去山坡、
田野玩。一天上午，一只老鼠从她腿
间“呼啸”而过，表姐一个“窃玉偷
香”的故事，驱散了她的恐惧。二舅
是老师，对表姐不严厉，想写作业
就写，想看书就看，想玩就玩。表
姐考上高中后，二舅跟高火花的父
母说，不要管得太紧，想玩就玩，
想看书就看书，并把表姐看过的书
都给了她。整整80本，她感觉最有
趣的就是《山海经》。当高火花读
最厚的《红楼梦》时，才知道了表
姐说的“窃玉偷香”一词的出处，
她更喜欢读书了……

虽然，新生代喜欢上
文学比较早，可是真正创
作却要等到许多年后。

肖靖的处女作《香玲
种瓜》，发表在《沧州日
报》副刊。2020年初夏，
她从事宣传工作，当时正
是脱贫攻坚关键时期，疫
情后复工复产，她走进农
业合作社采访，进入蔬菜
种植暖棚，眼镜和单反相
机都被水汽糊住了。和菜
农交谈，她手里积累了很
多素材，将素材打散重
组，新的人物形象、故事
情节跃动铺陈开来。

2019 年 10 月，高火
花在青县听沧州三位作家
的文学讲座，受到了很大
启发，开始尝试小小说创
作。正好暑假回故乡，见
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带来
的变化，便有了第一篇小

小说《四叔改厕》，没想到一投稿便
被《沧州日报》选中。于是，写作热
情高涨。她围绕大运河，写出像《飞
翔的鸭梨》《古河少年》 等大量作
品。后来，又从《山海经》里引申出
神话意蕴创作了一组作品，被《大
观》推出。

2000年时，赵艳宅曾尝试用小
小说来重组他对生活的理解，并被
《小小说月刊》杂志吸纳为特约创作
员，但其间十多年的民办教师经历，
使他的创作一度荒废，直至 2015年
才又重新拿起了笔。他从细微的生活
中攫取灵感，一个个小细节加入自
己想象，再拓展进行创作，以此反
映现实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
往，在写作中自娱且充实。

2020年，李浩然有了大把的时
间，文学梦想终于完全苏醒。起初给
一些公众号写稿，一年后，李浩然慢
慢找回丢了十几年的文字感觉，阅读
范围也从国内扩大到国外。 2021
年，李浩然写了五六十万字，然后，
向《收获》《人民文学》《北京文学》
投稿。去年第八期《北京文学》中，
以一篇短篇小说《发明家》，李浩然
的名字引起文学界关注。

有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对于写作者而
言，便有了前行的方向。

今年，《河北作家》 开辟“燕赵后诗
代”专栏，由著名诗人郁葱主持。推出河北

“80后”“90后”诗人。沧州的阿步、柳三
春、蒲宝杰、天天榜上有名。阿步的诗观最
短：“诗歌是我想说的话，但又不是全部。”

有人问阿步：“你的诗歌有一双可以在
天上、地下、人间探路的眼睛。你知道童话
在何处，村庄里的一切都是你得意的玩具，
夜晚是你最爱的女巫。你认同吗？”

阿步说：“能够按着自己的步子去走和
能够顺从自己的内心去写，都是一件幸福的
事情。从发表第一篇文字以来，我一直都没
给自己设定某一种风格，好好写就是了。我
来自农村，不自觉地就将笔伸到村庄之中。
我喜欢村庄的安宁、朴实，甚至喜欢它那种
小伎俩和小野蛮。但是我觉得，这些必须建
立在爱的基础之上。没有爱，再神秘再美丽
的女巫都会变老，终会死亡。”

柳三春这样创作：“诗是审视生活的一
双眼睛，在它的眼里有颜色、温度、情感和
哲理，是有形与无形的完美组合，是感性和

理性的相互转换。我喜欢诗歌的语言，因为它的凝炼、
含蓄、跳跃都是对生活的精雕细琢和通透剖析，诗歌语
言产生的过程，是诗人自我认识和升华的过程，是在喧
哗中滋养的一份沉默，是在沉默中酝酿的一声呐喊。”

蒲宝杰则认为：“诗歌中有另一个我，它总能在现
实与诗歌揉和之后平衡内心。遇见黑暗，就写下光
明，遇见孤独，就回忆美好，一边失衡，就写下另一
边。一颗星星，我认定它不是一个游子的信仰，星星
之光，在现实当中照不亮世界。我写诗，为了那些不
会写诗的人，希望他们看到我的作品后能得到一丝慰
藉。”

天天的诗观是：“灵魂的城堡。影子休憩的所在。
我看见哭泣忧郁的自我，自
由不羁的灵魂，鲜花盛开的
春天，一个提篮采花的少
女。回眸一笑。即使狂风暴
雨，也始终怀有坚定的信念
和梦想。诗歌生生不息，梦
想生生不息。”

著名诗人郁葱评介说：
“天天的诗歌给人们提供了我
所期待的作品的范本，她的
诗是明朗的，明朗显然优于
艰涩；她的诗是深厚的，深
厚显然优于肤浅；她的诗是
温情的，温情显然优于冷
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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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举办多场张锡纯经典读书会办多场张锡纯经典读书会

““8080后后”“”“9090后后””诗人诗歌研讨会诗人诗歌研讨会 （（资料片资料片））

《《沧州日报沧州日报》》主办的文学和摄影采风活动主办的文学和摄影采风活动 （（资料片资料片））

张锡纯文化研究学者王鹏捐献给沧州医专的相关书籍张锡纯文化研究学者王鹏捐献给沧州医专的相关书籍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